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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深夜，在戈壁滩……
月亮很亮很大。那是因为高原的天空很低。
蓝天拥抱着明亮的月儿。
极度的静谧使戈壁滩显得无限的空旷，今晚因

了这两个军人的出现，更加寂寞。
胡明心旷神怡。他觉得这镶着明月的天空是属

于自己的天空，这铺着一层银色月光的戈壁滩也是
属于自己的戈壁滩。连他也奇怪，来到可可西里医
疗站已经一年有余了，为什么今天才有这种甜蜜的
感觉？

他看看身边与他踏着同一节拍走在戈壁滩石子
路上的叶萍，叶萍低着头，不说话。

“变成哑巴了？”他问。
“你说话了吗？”她反问。
俩人笑了，开怀地笑着。笑声无遮拦地滚动在

空旷的戈壁滩上。
叶萍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长长地吐出。

“缺氧？”他问。
“不，今晚的空气真新鲜！”她认真地回答。
谁都知道，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

半，何谈空气新鲜？这是叶萍独到的发现——缺氧
的美丽。

戈壁滩静悄悄。月亮仿佛有意地下降了许多，
要给这两位军人更多的月色。他们踏在碎石地上的
脚步声传得很远，也脆亮，有时不得不产生错觉：有
人从远处向他们走来。

静夜，踏月戈壁行，心旷神怡。
“胡明，可可西里的夜真美！”
“是今晚才发现的吧？”
“我从来就没有在夜里走过戈壁。”
“这就叫不会享受生活。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

美，包括这个人烟稀少的可可西里。”
“有这份闲心吗？再说即使有了闲心，没有那个

胆量，荒凉的戈壁滩狼虫虎豹多的是，不把人吃了才
怪呢！”

“今晚不是在戈壁滩散步来了吗？狼在哪里，雪
豹又在何处？”

“这不有你陪着嘛，把那些野虫虫都吓跑了，躲
得远远的。”

“叶萍，实话说，是你陪着我，要不我也不敢一个
人出来的。”

“真的？”

……
戈壁滩很静，静得使此刻走在这里的每个人觉

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深深渗入了地心。
戈壁小路在朦胧的夜色中曲里拐弯地伸向远

方。胡明和叶萍默默地走着，脚踏砂石的声音更脆
了。俩人都有一个心愿悄没声地揣在心里：小路，变
得长一些，再长一些吧！

谁也不说话。俩人踏着无声的节拍走着。夜在
俩人的脚步声中消失，也变长。

突然，叶萍捅了捅胡明的胳膊，说：“听，有声
音？”

吱啦——吱啦——
由远而近，由小变大。时而清亮，时而模糊。
俩人站定。两颗心在加速跳荡。夜里，戈壁滩

除了动物还会有什么呢？可可西里是动物的乐园，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狼，或者狐狸。狼，要伤人的。狐
狸，这家伙卖骚。到底会是什么呢？

声音近了，一个黑影。更近了，好像是一个人
影。越来越近了……

显然，对方也发现了胡明和叶萍。
双方相对而立，默默地望着。他们都已经知道

对方是谁了，可谁也不开口。
戈壁滩无限地扩大它的空旷，寂静……
胡明转身给叶萍说了句什么，便朝前走了两步，

说：
“阿袁，夜里一个人出来不要走得太远，戈壁滩

太荒凉。”
“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需要接受你的

关爱，难道你不认为自己心里已经装上了你需要装
的人。”

“阿袁，你心里再有委屈也不能一个人出来乱
走。你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吗？”

“什么地方，我当然知道，你也知道。我倒要问
问你，你知道你是在对谁说话吗？她不是需要你关
心的那个人。”

“可是她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志，我的好朋友，我

有权利不让她在这荒山野岭乱走，因为夜里这个地
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

胡明真的着急，阿袁倒显得平静了许多。她说：
“你就不要为我操心了，有它给我做伴，给我壮胆，不
会发生什么事的。”

这时，胡明和叶萍才发现阿袁怀里抱着一团黑
乎乎的什么活物。俩人惊愣，胡明问道：

“那是什么？”
“藏羚羊。”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
“我并不打算伤害它，只是让它陪陪我，解解

闷。”
胡明和叶萍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原来，楚玛尔河畔有一户藏族牧民，祖辈放牧，

经年累月和野生动物打交道，却从来不伤生。头些
年总有不少黑了心肠的人白天黑夜地在可可西里猎
取藏羚羊。老牧民一家看着倒在枪口下的一只又一
只藏羚羊，多次对天祈祷，让苍天保护大地上的生
灵。善良牧人在草滩上总会遇到一些受伤的藏羚羊
和丢失的藏羚羊小崽子。另外，还有那些秃鹫，它们
从高天上扑下来，捕获藏羚羊，常常一连扑倒几只，
可是只能吃掉一只就填饱了胃。把其他被咬伤的藏
羚羊扔在草滩上。牧人心疼万分地抱起这些没有家
园生命脆弱的动物，专门腾出一顶帐篷作它们的生
息地。老牧人发誓，等它们的伤好了或可以独立生
活了，放回草原……

阿袁说，她怀里的这只藏羚羊崽子就是从老牧
人那里借来的。

胡明不相信这个“借”字，因为他非常清楚老牧
人爱羊如子的性格，他绝不会轻易给别人“借”他这
些心肝宝贝的。

“阿袁，老实说，你是怎么拿到这只藏羚羊的？”
胡明的口气非常严肃，显然他要发威了。

阿袁低着头，一语不发。
胡明逼问：“阿袁，你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

只藏羚羊到底从哪儿来的？”
阿袁也生气了，吼道：“你不要逼我了，我把它送

回去还不行吗？”
说罢，她就转身慢慢地走向夜幕笼罩的远方

……
胡明跟了上去。
叶萍原地站着没动，眼里噙着泪水……

如果把淮安比喻成一
本古意浓厚的线装书，龙窝
巷、上坂街……这些旧迹斑
驳的小街小巷，就是竖排的
一行一句，而高大巍峨、饱
经沧桑的镇淮楼则是序章，
虽身处现代高楼重重包围，
依然有着威压全城的恢宏
气势。

镇淮楼，这个饱经风霜
的智者，矗立在古城已千年
之久，他深邃的目光穿越历
史风云，投射在诗意的远
方，他的内心一定波澜起
伏、波涛汹涌，但他的喜怒
哀乐从来不表现在脸上，他
的思想和思虑总是深埋心
底，胸中如有块垒，也是用
静水流深的运河酿酒，用千
里奔袭的淮河作墨，甚至用
烟波浩渺的洪泽湖来浇尽。

淮安城也是山阳县城，
建于东晋义熙年间。和别
处不同的是，山阳是先有
城，后有县。山阳未建县之
前近200年，已是重兵镇守
之地和临时州郡治所，桓
温、刘裕等众多名将都先后在这里驻守
过。凡是古老的城池，都会在建城的时
候同步建造谯楼。现在的镇淮楼就是
那时的谯楼。谯楼用于登高望远，或击
鼓报时或抢险救灾或了解民情。戏文
中有“听谯楼打罢了初更鼓响”的唱词，
老百姓一般称谯楼为鼓楼，至今仍多以
鼓楼来称呼镇淮楼。

镇淮楼这个名字是乾隆以后改
的。《淮阴故实》引乾隆府志记载云：“按
今名鼓楼，嘉庆间督漕铁公保改题‘镇
淮楼’，额曰‘声彻云衢’”。铁保是嘉庆
四年至七年的漕运总督，改名镇淮楼或
许是为了镇压淮水，祈免水灾。这座砖
瓦结构的城楼，成了征服水患的神坛，
也成了百姓顶礼膜拜的图腾。

其实千里奔袭的淮河，在宋代以
前，也是一条有尊严的河流，发源于河
南南阳的桐柏山，经群山林莽，东流入
海。淮河与淮安血脉相连，淮安之名就
源于淮河。从甲骨文的古字形态看，

“淮”字就像短尾鸟在淮河上自由飞
翔。但淮河也曾历经曲折。宋金大战，
开封守将挖开黄河大堤，导致黄河夺淮
出海，被夺去河道的淮河无处可去，郁
闷之下，一口气“憋”成了洪泽湖。这个
黄河夺淮的过程持续竟达六百余年，直
到清末，黄河才离开淮安北徙而去。黄
河夺淮，导致洪水四溢，灾民遍野。为
了安抚哄骗百姓，朝廷在洪泽湖边铸成
九条镇淮大铁牛，又多次修建这座号称
能震慑淮患的城楼。

当然，现在的淮河早已不是曾经的
脱缰猛兽，而是流水清清，烟波淡淡，一
河柔波流淌在祖国的腹部。更为难得
的是，淮河与决定古代王朝命脉的大运
河在淮安交汇，更让这座拥有两千多年
历史的古城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之要地，
成为漕运枢纽、盐运要冲，南文北化、南
风北俗、南腔北调，在此碰撞、激荡、交
融，捧出一颗闪耀的江淮明珠。正可
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淮安这片土地，自吴王夫差开邗沟
通江淮起，即为南北对峙和兴兵征战之
地，吴王夫差三度过淮北上争霸，东汉
广陵太守陈登、两晋南北朝谢玄、民族
英雄史可法等都曾驻军于此。南宋与
金对峙时期，韩世忠和梁红玉“顿兵八
万于山阳，如老罴之当道”，金人不敢轻
易过淮。据说，韩世忠曾在镇淮楼指挥
作战，累了就和衣而眠，直到取得胜

利。如今，镇淮楼上还立着几
面大鼓，偶有人登楼击鼓，鼓声
激越悠长。楼下有拱形门洞，
当年是行车走马的必由之道，
故有“南北枢机”之称。

镇淮楼南侧墙脚下，文渠
由西向东汩汩流过。文渠是淮
安城的母亲河，因筑城而生，其
源头正是大运河。文渠和镇淮
楼一样，是这座小城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刻痕。流过全城的文
渠，有着数十座造型各异的桥
梁。其中镇淮楼前的这座桥，
原名谯楼桥，元代改名为三思
桥，意为路过此桥时，须三思而
行，桥名沿用至今。只是不知
路过的今人，是否还像古人那
样“吾日三省吾身”。

宋代，淮安原来另有一座
镇淮楼，就是镇江都统司酒楼，
位置在今淮安古城八字桥路北
西侧。南宋初期军队镇守淮
安，多以镇江为后方依托，守军
有时即用镇江都统司番号。最
先把两座楼搞错了的是同治
《山阳县志》和光绪《淮安府
志》，后来卢福臻的《咏淮纪略》

也跟着误信。民国初年，续纂《山阳县
志》对此进行过纠正。尽管有了纠正，
但寻常人是不会将两本县志对比起来
读的，更没有想到县志也有错误，一直
到现在还有人以讹传讹。当然，我也宁
愿此楼不是都统司酒楼，酒楼也不能彰
显淮安城的精神气质。彼时，来自各地
的达官巨贾、文人骚客、僧道名流经常
在都统司酒楼饮酒聚会、吟诗作对，通
宵达旦，酒楼外则熙熙攘攘、繁华喧嚣、
不绝于耳，让人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
江犹唱后庭花”之感。

后来，镇淮楼不断得到维修，逐渐
形成今天的面貌。如今，站在镇淮楼上
极目远眺，江淮风光便尽收眼底，好一
番锦绣图画。其北，既有600多年历史
且大堂体量为全国之最的淮安府，还有
曾经总管全国漕运事务的漕运总督部
院，这些品级极高的官署建筑群，规模
宏大，布局严谨，放眼全国，鲜有比肩
者。其西，是绵延千年的大运河和激荡
千里的淮河，以及日出斗金的洪泽湖，
这“两河一湖”母亲般滋润着江淮大
地。其南和其东，则是滚滚东逝的长江
水和浩瀚无垠的黄海，水天一色、浩瀚
无垠。这大河、大湖、大江、大海是如此
的博大与精深，如此的宽广和淳朴。或
许正因为这些大河、大湖、大江、大海孕
育了淮安这座城。尽管自从清末大运
河逐渐被弃用以后，淮扬一带不可避免
地走向衰落。好在近年来，随着高铁、
机场的建成，曾经“九省通衢”的枢要之
地，再次恢复了300年前的便利与通畅，

“帆樯林立，舟楫如梭”的漕运胜景触手
可及。看到这些，镇淮楼这位饱经沧桑
的历史老人，说不定会写出一篇文思飞
扬的“淮安赋”。

细水流年，时光静好。徜徉在镇淮
楼下，触摸青中带黑、黑中泛灰的旧墙
壁，触摸那一段段被江水、河水或者湖
水、海水浸泡的日子，一束明亮的阳光
从幽深的门洞中透过来，使得镇淮楼有
了特殊的韵味。

历史的钟声滴滴答答划过天空，但
从未真正离开过这里，仍然在青瓦飞檐
上回荡盘旋。那四只瓦雕龙首，二十根
圆润粗大的朱红顶木，所有这些汇集在
一起，便是一部江淮大地的发展史，也
构成淮安人的精神殿堂和心灵寄托。

春有百花秋有月，秋天能照亮人
们眼眸的何止是月，还有那么多秋天
的花！

当秋天第一缕凉风吹来，桂花便
大把大把地把香气撒向秋天的怀里。
那黄灿灿的金桂，那乳白色的银桂，还
有橙红色的丹桂随意那么一开，秋天
便轰轰烈烈地热闹起来。正在人们专
注于桂花细碎的花瓣随风漫舞的舞姿
时，姿态万千的菊花也悄然开放了。
有的花瓣卷曲有致，恰当得像美人的
卷发；有的花瓣紧紧环抱，矜持得像个
不肯出阁的少女；有的大大方方地敞
开心扉，把所有的心思一股脑儿的倾
诉给懂它的人……你可千万别误会，
秋天不只有菊、桂二花！瞧，萩花像瀑
布一样洋洋洒洒在枝头铺开；鸡冠花
那热烈的色彩穿透了秋天的碧空，让
人忍不住驻足凝神；绣球花刚刚在春
天里占尽风光，望穿了整个夏天，又匆
匆地挽起秋风的手，再次登上秋天的
舞台；路边的木芙蓉每天都在精心地
打扮着自己，它们的肤色衬得那裙摆
都粉嘟嘟的……

春是多情而又善变的。有时候，
春像一个顽皮的孩童，说变脸就变脸：
有时春风暖面而温柔，像母亲娓娓的
话语；有时春风寒意袭人，又如父亲那
严厉的眼神。但就在一次次刮得让人
睁不开眼的春风中，河水释怀，花开蝶
舞，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隆
重登场。

秋是稳重而又成熟的。秋像一个
经过历练而坎坷的少妇，冷静从容。
秋风带着喜人的体香像一个个跳动的
音符从山头滑落到树梢，再滑落到田
野，在这些音符的跳动中，高低错落的
山上层林尽染；一望无际的田园硕果
累累！

春绚丽而浪漫。春恰似天真的孩
童，活力无限而又任性调皮，她尽情地
展现自己，表现自己，她是一个想象力
很丰富而又精力充沛的艺术家。她调

皮地用迎春花的小喇叭轻轻一吹，万
千百花便能一一唤醒;她的小手就是
一根神奇的魔法棒，随便一挥，一大片
又大片的绿便跳跃在山川、田野、小路
旁，跳跃到人们的眼帘里，人们不由地
发出：春天真美啊！

如果说对春天是喜欢，那么对于
秋该用“喜爱”这个字眼了。秋无论浓
彩淡墨，哪一种颜色都能代表秋的颜
色。黄的梨，紫的葡萄，红彤彤的石
榴，金灿灿的稻谷，黑红黑红的高梁，
灰白灰白的花生……哪一样不散发出
丰收的气息？

对于春与秋，大多人喜春悲秋，如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
都”……哪一句不是对春的喜爱？

而我也欣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
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也很喜欢“一
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感
慨。

其实，春与秋应是相辅相成的。
春有春的风彩，秋有秋的韵味。

前不久我偶遇多年未见的朋友，
从每个人脸上刻着的岁月痕迹中，我
深知曾经青春洋溢的我们也走到了人
生之秋。

我想，人的一生也与这四季里的
万物一样。我们曾是春天新发的芽，
曾是夏天灿烂的花，现在正忽缓忽急
地走向自己的秋天，一个个平凡的日
子组成了我们曾经度过的每一个春
秋。

漫步在人生之秋，赏一片枫林，或
敬一黛远水，或掬一口秋水，任时间轻
流慢淌，那么这样的秋天便增添了几
分诗意。

春去秋来，顺其自然最好。今后
的日子里，一只手执一支素笔，碎言碎
语咏春秋；另一只手持寻常烟火，平心
静气度春秋，那么余生的每一刻都是
最好的时光，是秋天，亦是春天。

鸭肥、稻黄是秋天应有的样子，而当鸭子和水稻有机结
合生产出――稻鸭米，无疑又给这个秋天增添了一份喜悦。

鸭稻米我并不陌生，早就听说是通过“鸭稻共作”而生产
出的一种生态有机大米。最早起源于东北的五常市龙凤山
水库一带。三年前的“五一”小长假，接到淮安区作协管广静
的电话，相约几个文友去淮安施河镇，参观由她老公林介洪
先生创办的稻鸭米生产基地。我很是惊讶，淮安也可以生产
稻鸭米啦！于是便爽快应允了。

不过那时正值仲春，我们既没有见到稻子，也没有见到
鸭子。不过并没有让我们失望，迎接我们的是遍地盛开的紫
云英。一共才几百亩的稻鸭米基地，紫云英花就占了一半。
那些紫、红、橙、黄、粉色的紫云英，和说得上名字的、说不上
名字的野花夹杂在一起，或鲜艳，或淡雅，让人应接不暇。不
知谁问：种这些紫云英是为了观赏吗？从体制内辞职办农场
的林介洪告诉我们说，并不是完全为了观赏，紫云英固氮能
力强，有利于促进农田氮循环，可以提高稻米的品质。欢迎
你们秋天再来这儿，就可以看到成群的鸭子和连片水稻。

一晃三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看过“鸭稻共作”的场面。也
许林介洪是为了兑现那年春天的承诺，今年深秋的一天，管
广静发来信息，邀请我们再次到施河参观稻鸭米生产基地。
并强调，这一次可以看到待收的稻子和鸭子，我再次爽快应
允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们终于成行。车子出城后，金
灿灿的田野有点晃眼，一派丰收景象。中巴车进入施河镇
后，在鲁成村的一个路口，拐进了品味林生态农业园。下车
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把诗歌写在田野上”的醒目牌子，这
是多么有情怀的农场主啊！

我们仔细打量着他写在大地上的诗：田间的稻子正熟，
沉甸甸地低下了头，在秋风的鼓动下，好似向我们招手。我
想，那一排排整齐的稻子不就是诗行吗？这一粒粒饱满的稻
子，不就是珠玑的文字吗？如此诗情画意，一帮人争相拍照、
录视频，我想这些图文，不一会儿就会出现在有些人的朋友
圈里和抖音中。此时此刻，不会有人想起耕种、施肥、治药这

些俗不可耐问题，但对于在农村长大、亲历过耕种艰辛的我
来说，想到了这些问题。

林介洪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他介绍说，现在插秧实现
了机械化，在秧插后15天左右，每亩稻田里放养15只出生
20多天的小鸭，鸭子在秧苗间啄食吃虫代替了农药，游动替
代了除草，鸭粪又取代了化肥，完全不需施化肥，喷洒农药和
除草剂，在有机生态环境的鸭子也得到安全长大。我感慨
到，想当年从弯腰插秧、顶着烈日耘锄，到涝了要排水，旱了
要灌水，有虫灾要治药，整天都要在田间转，真是天壤之别。
林介洪说，现在有机稻鸭米种植基地全部铺设了光纤，对生
产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实现了物联网技术下的智慧农业。通
过手机、电脑等设备随时随地进入公司农产品生产溯源平
台，24小时监控水稻生长全过程，甚至可以直接掌握到稻田
的水温、虫害等各方面信息，在办公室就可以指挥控制田间
作业。

我们正在谈话间，远处传来“嘎嘎”的鸭群戏闹声，寻声
望去，只见上千只鸭子在河里游弋，时而扎猛潜水，时而岸边
觅食。这些曾经为秧田除草、耘耙立过汗马功劳的麻鸭，现
已长大长肥，见到生人还有点腼腆，“哗”的一声便向远处游
去……

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落山，中巴车在等待我们回城。哪
知林总早已安排了晚餐，就在田间临时的工棚里。两张小圆
桌上，三盆主菜十分眼熟也十分诱人。一盆白菜梗烧鸭子，
鸭子就是刚才在水路游弋的某只，青菜就是长在沟边的白
菜；一盆鲜美的土鸡烧毛豆米，鸡也是散放在堆渠边的土鸡，
豆米也是田埂边长的；还有一盆是扁豆角烧肉，除肉是从集
市上买的外，扁豆角也是自己农场长的。

味蕾不会撒谎，也许会辨识出乡土的气息。这些在河里
撒欢的鸭子和遍野奔跑的土鸡，它们啄食土壤中的小虫，无
形涌动的地气，贮存到它们的肉中，煮出来的白汤鸭、红烧鸡
香气扑鼻，这些农家土菜，加上稻鸭米大米饭，让我们遇到了
久违的味道。

闲言碎语咏春秋
张秀华

莲花街上说春秋， 大唱萧湖震地球。
石板镌荷生步健，① 桥身琢玉展图优。
古枚古运凭栏眺， 通济通缘抱碧流。
一路千莲街面刻， 五洲万足客心留。
踏莲好似云梯踏， 游水犹如河汉游。
惊动嫦娥家舍望， 勾来玉兔楚堤遛。
钩鱼台下慈波涌， 漂母祠前恩饭求。
追忆韩侯功赫赫， 深吟枚氏赋悠悠。
忽鸣白鹿霓裳艳，② 又现红霞仙境幽。
带柳园奇围半亩， 状元阁峻拔三丘。
忠肝烈烈解民困， 义胆恢恢揽国忧。
横溢才华夸父老， 广招精勇统貔貅。③
重重疑阵乡兵劲， 叠叠埋山倭寇休。
古曲篇篇歌荡漾， 凉亭处处鸟嘤呦。
夏雷吐宝泥增翠， 春雨撩人树滴油。
胜景铺排伸昊宇， 公园策划赞雄谋。
笑评泉柱擎天啸， 爱赏龙灯闭月羞。
请看淮安河下志， 光冲牛斗气赳赳！

①石板上刻有朵朵莲花。
②白鹿：传说为神仙所骑。
③貔貅：猛兽：常比喻军队。

七排 萧湖即景
赵星庞

鸭肥稻黄饭菜香
赵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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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在戈壁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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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知鱼之乐


